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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党篇之历史事件第 3 期
南陈北李相约建党

1920 年 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

路上，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。车里坐着两位乘客。一位约

30 岁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一身皮袍，手提包里装着账本，俨

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。另一位约 40 岁，长袍外套着

一件棉背心，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，看上去像个土财主。但

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，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

的两个领军人物：李大钊和陈独秀。

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：北大红楼两巨人，纷传北

李与南陈，孤松独秀如椽笔，日月双悬照古今。北李南陈，两大

星辰；茫茫黑夜，吾辈仰辰。

但这两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，如此的装扮，却是为了掩

护陈独秀安全离京。

“思想界的明星”

事情起于陈独秀被捕。

1919 年 6 月 9 日，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，陈独秀起草了《北

京市民宣言》，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。宣

言表示：“倘政府不顾和平，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，我等学生、

商人、劳工、军人等，惟有直接行动，以图根本之改造。”宣言

印成传单，群众“读后大声叫好，拍手欢呼”，北洋政府却大为

恐慌，视之为“扔炸弹”，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。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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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1 日晚，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，甫到新世界，就

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。当晚，陈独秀被警察拘捕，住处也被

连夜查抄。

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、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。13 日，

北京《晨报》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。随后，全国各大报纸相继报

道评论。各地函电交驰，社会团体、学者名流、学生等纷纷行动，

他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，一致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

陈独秀。

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

救》一文，推崇陈独秀是“思想界的明星”，言：“陈君之被逮，

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，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，

使他越发光辉远大。……我祝陈君万岁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

神万岁！”

李达在《民国日报》也发表《陈独秀与新思想》一文，他说：

“陈先生捕了去，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。一、敬他是一个

拼命‘鼓吹新思想’的人。二、敬他是一个很‘为了主义肯吃苦’

的人。”“捕去的陈先生，是一个‘肉体的’陈先生，并不是‘精

神的’陈先生，‘肉体的’陈先生可以捕得的，‘精神的’陈先生

是不可捕得的。”

北京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，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

的传播，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，不料，陈独秀虽

然失去自由，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声援，并因此而名

声大噪，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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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16 日，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

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。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，“准予保

释”，但出狱后“仍应按豫戒法第 3 条 4 款施以豫戒”，不得擅自

离开北京，不得从事政治活动，并由“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”，

“免其再有越轨行为”。

陈独秀获释出狱后，北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。

相约一南一北负责建党

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后，声誉更隆，社会影响更大了。1920

年 2 月 4 日，他受邀去武汉讲学，先后作了《社会改造的方法与

信仰》《新教育之精神》等专题讲演。在讲演中，他提出“三个

打破”的政治主张：“打破阶级的制度，实行平民社会主义”；“打

破继承的制度，实行共同劳动”；“打破遗产的制度，不使田地归

私人传留享用”。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。但

湖北官厅极为惊骇惧怕，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，速离武汉。陈独

秀“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”，于 2 月 8 日傍晚，乘车

返回北京。但他哪里知道，在北京，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

编织之中。

实际上，陈独秀刚离开北京，警探就发现他不知去处。武汉

演讲的消息经报道后，北京政府震怒，限期要警察厅交人。警察

厅慌作一团，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。并不知情的陈独

秀回到寓所后，一位警察也进了屋，见陈独秀在家，他大吃一惊：

“啊，陈先生，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？”陈

独秀忙解释：“一点急事，家里的事情，时间不长，就没有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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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打招呼了。”

闲扯几句后，警察急急走了。陈独秀警觉起来，立即带上随身

要用的东西，辗转去了李大钊家。李大钊担心地说：“仲甫，北京

待不下去了，想法子回南方吧。”二人连夜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。

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，让他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

斑的背心，装成病人。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，装

成生意人。两人雇了一辆骡车，连夜出朝阳门，直奔天津。

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，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

大事件正在酝酿中。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，深

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。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

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，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

的实际运动。1920 年初，李大钊著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》

一文，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：“最近时代的劳

动团体和社会政党的组织精密，力量更大。俄罗斯有共产党员

60 万人以此建成一个赤色的国家，而中国缺乏的是这种有组织

和有训练的力量。”进而指出：“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

众势力的团体。C 派（共产主义派——编者注）朋友若能成立一

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，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，那么中

国彻底的大改革，或者有所附托！”

雪后的夜晚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

骡急急向前奔去，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，两只轱辘在脆嘣嘣

的雪地上留下崭新的辙印。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点倦意也没有，开

始交流建立共产党的看法。李大钊说：“仲甫，你看我们中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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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也走苏俄的道路，成立苏俄式的政党？”

“好啊。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。倘若

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，我是不干的。”陈独秀欢快地说。

就在上个月，他在《〈新青年〉宣言》中还说，永远不加入“没

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”。

“哦？现在又怎么变了呢？”李大钊问。

“没有变。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，再说……”

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，“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，并没有声

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！”

“说得好！”李大钊大声赞赏道。

这一路，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，并约定，陈独

秀在上海，李大钊在北京，一南一北负责建党。

阴历除夕，陈独秀到了上海。上海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

鞭炮声，酒吧、饭馆里传出划拳声，舞厅、戏院飘出乐曲声，石

库门房子里传出“哗哗”的麻将声，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来。

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，汇聚了 50 万产业工

人。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，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。

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，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的佳话广

为流传。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，各地纷起响应，一时间形成星

火燎原之势。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。

来源：共产党员网


